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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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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爱»这部作品中ꎬ莫里森围绕柯西家的女人的生活经历ꎬ讲述了男权家族中黑人女性群体的爱恨情仇ꎮ 在

这部作品中ꎬ莫里森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最终打破了男性权威实现自我的黑人女性形象ꎮ 文章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视角ꎬ
从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和话语模式等方面ꎬ对莫里森的«爱»进行了解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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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

国黑人女作家ꎬ这个文学界最高级别奖项的授予ꎬ不
仅被视为是对莫里森个人成就的认可ꎬ更是对非裔

美国作家小说艺术性与黑人女性声音有效性的肯

定ꎮ 莫里森 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第 ８ 部长篇小说«爱»
(顾悦译)ꎬ以“爱”为主题ꎬ讲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发生在美国东海岸边的一个叫丝克小镇上的爱恨交

织的复杂故事ꎮ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群“热爱”比

尔柯西的女人们ꎬ柯西去世多年ꎬ但他巨大的影响

力却在女人们身上挥之不去:他到底最“爱”谁ꎬ他
的遗产到底留给了谁 莫里森以她细腻的笔触

将读者带入了女主人公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ꎮ 莫里

森的小说叙述的主体几乎都是生活在以白人为主体

的美国社会的黑人女性ꎬ比如«宠儿»以及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秀拉»ꎮ
长期以来黑人女性总是被认为与观念无缘ꎬ批

评家们只把黑人女性视为边缘化的人群ꎬ在白人男

性优越论占统治地位的北美ꎬ莫里森开辟出这样一

个小说家辉煌的创作道路实属不易ꎬ她的文字权威

不由人不折服ꎮ 她如同一个魔术师ꎬ将三种不同的

叙事声音交织在一起ꎬ构建不同的人物形象ꎻ感性的

多重内聚焦视角使得整个故事碎片化ꎬ把读者带入

了一个“蒙太奇” 的世界ꎻ而后现代话语模式使得她

对叙述角度和距离掌控自如ꎮ 正是她的这些高超的

女性主义叙事策略使得作品既包含了黑人文化又包

纳并反映了白人主流文化ꎬ使得作品不仅被社会广

泛认可ꎬ更是进一步地向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威提出

了挑战ꎮ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叙
事话语模式和技巧三个方面对«爱»进行解读ꎮ

一　 女性主义叙事声音

“叙述声音”这一术语在“叙事学”里指故事的

叙述者ꎮ 叙事声音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ꎬ是“话语”
研究的重要模式之一ꎮ 女性主义叙事学将经典叙事

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ꎬ不仅关注性别化的作

者权威ꎬ还关注叙述与情节之间的相互作用ꎬ因为故

事情节是体现性别政治的重要层面ꎮ 此外ꎬ女性主

义叙事学还将处于特殊社会历史语境的女作家“为
什么”选择某种特定的叙述模式纳入考察范围ꎮ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ꎬ创造性地提出并

探讨了三种叙述的声音模式:作者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个
人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和集体的(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叙述声音模

式[１]１７ꎮ 在书中ꎬ她分析了不同女作家在作品中所

采用的叙述声音ꎬ来说明她们在反抗和颠覆父权文

化和意识形态中所做的努力和表现ꎮ 在«爱»这部

小说中ꎬ莫里森正是娴熟地运用了这三种叙述声音ꎬ
成功的为非裔妇女这一边缘群体建立了“话语权

威”ꎮ
(一)内隐的作者型叙述声音

作者型叙事声音指第三人称叙事ꎬ作者在叙述

中一般处于故事之外ꎬ他(她)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

者ꎻ受述者常常也是处于故事之外的大众ꎮ 由于置



身于故事之外ꎬ又对故事的情节发展了如指掌ꎬ作者

型的叙述往往被理解为虚构ꎬ但与第一人称相比ꎬ全
知叙述者的叙述相对较为客观可靠ꎮ «爱»这部小

说主要以全知的叙述声音展开ꎬ不同人物的叙述视

角共同构成了整篇小说的全知叙述声音ꎮ
叙述者根据其可被感知的程度ꎬ可以被划分为

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ꎮ 内隐的叙述者是个

非侵入性的叙述者ꎬ在叙述的过程中尽可能从其所

讲述的情境与事件中脱身ꎬ让故事按其自身的发展

规律去展开ꎬ让人物在故事发展的阶段按各自独特

而合理的方式去行动ꎮ 内隐的叙述者不试图与受述

者保持接触ꎬ不去说服受述者相信什么或接受什么ꎬ
在态度上ꎬ更多的是以一种 “中立”姿态出现而不将

他或她自身的主体性表现出来[２]６４ꎮ 莫里森在«爱»
中就树立了这样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的讲述

者的形象ꎬ即使是讲到最伤心或最得意之处也保持

不介入的态度ꎬ从不站出来发表任何评论ꎮ 叙述者

从不同的视角叙述柯西娶留心的原因时ꎬ从来没有

明说究竟哪一个是真相ꎻ对于在柯西的操控下ꎬ梅数

次将克里斯廷赶出家门ꎬ叙述中也从未展露任何憎

恶的态度ꎻ比起外显型叙述者ꎬ这种将评判让渡给受

述者的内隐的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权威更为优越ꎮ 黑

人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ꎬ她们不仅受到黑人男权

话语的压制ꎬ同时还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压迫ꎮ 莫

里森作为一个非裔黑人女作家ꎬ想要公开地表达种

族与性别的意识形态为黑人女性群体实现话语权威

的同时被白人主流文化接受和认同ꎬ就必须要采取

一些叙事的策略ꎬ使所讲述的故事既能被黑人群体

解码读出故事的隐义ꎬ又能顾忌白人读者的感受ꎬ缓
和他们的恐惧与焦虑ꎬ这种策略即是创作出客观冷

漠的全知叙述者ꎬ让各个人物在自己的视角里按各

自独特而合理的方式去述说与行动ꎬ在叙述的态度

上始终保持中立ꎮ 这种目的仅在还原事物本来样子

的“不可言说”的叙事声音ꎬ由于没有虚伪的居高临

下的评判ꎬ其权威不仅没有消逝ꎬ反而还因其能在表

面上包纳“主流文化”而使其放下防备去思索“事物

应该是什么样子” [１]１４３ꎮ
(二)权威的个人型叙述声音

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声音ꎮ 虽

然全文以全知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为主ꎬ但是小说中

的关键人物ꎬＬ 的声音却是以个人型的声音表达的ꎮ
在«爱»中ꎬ故事的开头、结尾和第 ３ 章«陌生人»、第
４ 章«恩人»、第 ６ 章«丈夫»都有 Ｌ 的个人型声音表

达ꎮ 莫里森采取这样的结构可谓独具匠心ꎬ作为一

个在柯西家族酒店中做了数十年的厨师ꎬＬ 以自己

独特的女性视角来看待柯西家发生的一切ꎬ用自己

的爱心和责任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柯西家族中女

人的冲突ꎬ使整个柯西家族能够维系下去ꎮ 从结构

上来说ꎬＬ 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出现在首尾ꎬ为整本小

说的叙述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ꎬ是整部小说中的灵

魂ꎬ而第 ３、４、６ 章结尾适时插入的 Ｌ 的个人型叙述

声音使得 Ｌ 的视角与故事中的全知的作者型叙述

视角重叠在一起ꎬ这种结构不仅突出了 Ｌ 的个人叙

述权威ꎬ也是对内隐的作者型叙述的补充ꎮ 在小说

的第 ３ 章中ꎬＬ 回忆起柯西的神秘妓女情人凌霄ꎬ说
道:“柯西先生也认识她ꎬ不过你要是问他ꎬ他肯定

不承认ꎮ 在我面前他不会否认ꎮ 他从来不对我说假

话ꎮ 没有必要ꎮ” Ｌ 通过如此自信而又肯定的语气

告诉读者ꎬ在男权社会中她不会逆来顺受言听计从ꎬ
她不畏权势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ꎬ这足以建立自己

的女性话语权威ꎮ 她敬畏柯西ꎬ却又不惧怕柯西ꎬ敢
于对柯西的男权做出批评和指正ꎮ 对于柯西临死之

前立下遗嘱ꎬ将除了一艘船以外的一切财产留给妓

女情人凌霄这件事ꎬＬ 用自己个人型的叙述声音ꎬ发
出了强有力的反抗:“这是不对的ꎮ 我不会让他把

家人扔到大街上ꎮ”为了伪造遗嘱而不被发现ꎬＬ 决

定用毛地黄去毒杀柯西ꎬ“解决办法只有一个ꎮ 毛

地黄起作用很快ꎬ如果你知道怎么弄的话ꎬ而且痛苦

不会持续很久ꎮ 他的头脑已经不清楚了ꎬ身体也不

会再有起色ꎮ 那需要勇气ꎮ 没等殡仪馆的人上门ꎬ
我就把那份没良心的东西撕了ꎮ” [３]２１９语气理性而又

坚决ꎬ表明了 Ｌ 在自述过程中的权威角色ꎮ 作为父

权制家庭的主人ꎬ柯西是男权的象征ꎬ而 Ｌ 有别于

其他顺从的黑人女性ꎬ对男权社会毫无惧怕之情ꎬ其
形象可以被视为对传统黑人女性形象的挑战ꎮ

(三)强有力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集体型叙述声音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

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的叙述行为ꎮ 集体型叙述声

音可以分为三类:某叙述者代表某群体发言的“单
言”ꎻ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共言”ꎻ以及群

体中的每种叙述声音互相协作轮流发言的 “轮

言” [１]２９１ꎮ 集体性叙事声音通常被边缘群体或被压

制的群体所用ꎬ从而实现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ꎮ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ꎬ莫里森采取了以“我们”叙事

的“共言”形式ꎮ 克里斯廷和留心毫无顾忌地敞开

心扉ꎬ走出柯西对她们一生的控制和影响ꎬ发出了具

有“我们”意识的权威性呐喊:

他无处不在ꎮ 也无处可寻ꎮ
他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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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ꎮ
我们肯定也帮了忙[３]２０５ꎮ

读者已经很难分辨哪句话是留心的叙述ꎬ哪句

话是克里斯廷的ꎮ 这个声音不仅适用于她们任何一

方ꎬ更适用于将男性群体划分出去了的黑人女性群

体ꎮ 她们已经认识到了柯西的伟大的男性形象只是

他自己臆想出来的ꎬ而女性的懦弱和顺从助长了这

种虚伪的形象的建构ꎮ 莫里森运用集体型叙事声

音ꎬ让读者看到了黑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ꎬ创立了

黑人女性社群的叙事ꎬ树立了一种不仅为自己ꎬ而且

还为她想象中的全体黑人女性说话的声音权威ꎮ

二　 叙事视角

在叙事学的概念中ꎬ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者或人

物与文本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ꎬ换言之ꎬ即
从什么角度去观察故事ꎮ 本章从叙事视角类型、视
角的变异以及视角的承担者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

的差异这三个角度来解读莫里森的女性主义叙事

视角ꎮ
(一)感性的多重内聚焦视角

«爱»这部小说一直围绕着柯西家的女人展开ꎬ
每章都通过不同人物的回忆和倒叙拼凑成完整的故

事情节ꎮ 其叙述过程完全是碎片化的、非连续性的ꎮ
读者只有将碎片拼接起来ꎬ才能形成对一个人物ꎬ或
一个事件的整体印象ꎮ

热奈特(Ｇｅ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在«叙述话语»中ꎬ把聚

焦模式划分成三大类:零聚焦(或无聚焦)、内聚焦

和外聚焦[４]１２９ꎮ 其中内聚焦可以分为固定式、变换

式和多重式这三个类型ꎮ 莫里森在«爱»中主要运

用的是多重内聚焦的视角ꎮ 多重内聚焦即同样的事

件被不同的人物叙述多次ꎬ让不同的人物以各自的

角度去观察和叙述同一事件ꎬ以产生相互补充或冲

突的叙述[２]１０２ꎮ 已经去世多年的柯西是小说的中心

人物ꎬ是所有女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幻影ꎮ 虽然他

从未正面出现ꎬ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女人们的

视角中ꎮ 在留心的视角中ꎬ柯西是个“爸爸”般的丈

夫ꎬ是她在柯西家族中的保护伞ꎻ在儿媳梅的视角

中ꎬ柯西是一个大家长ꎬ梅对他言听计从ꎬ不惜多次

逐出自己唯一的女儿ꎻ在克里斯廷的眼里ꎬ则充满了

对爷爷柯西的怨恨ꎬ因为 ５２ 岁的柯西娶了她儿时的

玩伴、只有 １１ 岁的留心ꎬ导致她与留心的终生决裂ꎬ
并被母亲梅一次又一次地逐出家门ꎻ在酒店工作过

的店员维达则对柯西充满了敬畏之情ꎬ甚至在丈夫

对柯西做出客观的评价时也不惜尽力在自己丈夫面

前捍卫他的声誉ꎻＬ 对柯西既有敬重之情ꎬ又不惧怕

他的权威ꎬ并敢于对他的权威做出有实际行动的批

评和指正ꎮ 由于人物视角的限制ꎬ柯西家的女人只

能讲述自己视角以内的柯西ꎬ柯西的男性形象在不

同的视角之间不停地切换、重叠和冲突ꎮ 正是这种

由于身份、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产生的偏

见和限制ꎬ造就了叙事的张力ꎮ 读者与各个女性叙

述视角构成了一种有效的交流ꎬ对作为观察客体的

男性人物的动机、反应和欲望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ꎬ
从而构成了对男权叙事传统的颠覆ꎮ

(二)视角的变异———反常省叙

视角的变异可视为对某种准则的违反ꎬ它主要

表现为减少信息和增加信息ꎮ 减少信息即为省叙ꎮ
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提出ꎬ“省叙”指的是叙述者

(对相关事件)所讲的比自己知道的要少ꎮ 热奈特

认为:“传统的省叙是在内聚焦规范内省略焦点主

人公的某个重要行动或思想ꎬ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叙

述者都不可能不知道这一行动或思想ꎬ但叙述者决

意对读者隐瞒ꎮ” [４]１３４所谓反常的省叙就是叙述者进

行回顾性叙述时ꎬ略去或歪曲某些信息ꎬ这看上去与

叙述者目前的判断不相吻合ꎮ
在«爱»中ꎬ全知叙述者通过视点的自由转换ꎬ

让读者对整个故事了然于心ꎬ又通过对视点的限制ꎬ
对整个故事中矛盾的症结避而不谈ꎬ从而达到了

“叙述者所说的少于他知道的”的省叙的效果ꎮ 之

所以采取这一叙事策略ꎬ根本原因在于黑人女性在

男权的压制之下ꎬ毫无话语权ꎬ遭受男人的背叛和虐

待都属于不可对外人言说的隐秘ꎮ 留心对“爸爸”
的形象的叙述ꎬ正是典型的省叙ꎬ“我很幸运ꎬ我知

道ꎮ 我妈开始是反对的ꎮ 因为‘爸爸’的年纪之类

的ꎮ 但我爸看得出什么是真感情ꎮ 瞧瞧结果怎么

样ꎬ将近三十年的完美幸福” [３]６４ꎮ 然而ꎬ留心

并不傻ꎬ正如 Ｌ 所说ꎬ柯西在与留心的婚姻中ꎬ只守

了几年ꎬ就回到了他最爱的妓女凌霄身边ꎬ对于柯西

平时糜乱的生活ꎬ她心似明镜ꎬ然而作为男性话语权

下的一个可悲的黑人女性ꎬ她内心的痛苦对于外人

来说ꎬ都属于“不可叙述之事”ꎮ 柯西去世多年她也

只能在外人面前极力地维护柯西家族的形象ꎮ
(三)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学中叙事交流的一个核心概

念ꎬ它可以起到可靠叙述不可能起到的作用ꎮ 不可

靠叙述有两种类型ꎬ一种是叙述者在叙述事件时前

后不一致或与事实不相符ꎬ即与故事事实相反的叙

述ꎬ另一种是与价值判断相反的叙述[２]２２１ꎮ 不可靠

叙述往往与事实或价值判断不相一致ꎬ但是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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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一致使得读者对其产生的原因做出深思ꎮ 它与

反常省叙的区别在于ꎬ反常省叙是叙述者有意而为

之ꎬ而不可靠叙述则是由叙述者本身的局限性造成

的ꎬ它对于作品的阐释有重要的意义ꎬ能使读者在阅

读作品时不局限于叙述者的感知层面ꎬ将眼光投向

作品的深层意蕴ꎮ
在«爱»这部小说中ꎬ很多情况下ꎬ同一“事实”

在不同的人物的视角中ꎬ其可靠程度是不一样的ꎮ
对于柯西迎娶留心这一事实的原因ꎬ有人认为是柯

西出于对贫穷的留心的保护ꎬ把他当成大英雄ꎻ在酒

店员工维达的视角里ꎬ留心是个天生的投机分子ꎬ一
手设计了这场婚姻骗局ꎻ而在梅的视角里ꎬ这是一场

交易ꎬ约翰逊家(留心的娘家)又懒又穷ꎬ“让他们的

小女儿嫁给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又何乐而不为呢ꎬ
谁知道他给了他们多少钱”ꎻ睿智而又善良的 Ｌ 无

所不知ꎬ她两次提到柯西娶留心的原因ꎬ一次是在第

４ 章的结尾ꎬＬ 否定了人们说是因为他想要孩子ꎬ很
多很多孩子的说法ꎮ 而在第 ６ 章ꎬＬ 又明确地说明

了她视角中的原因:柯西躲着克里斯廷ꎬ是因为她有

一双他父亲(即克的曾祖父)那样的灰眼睛ꎻ他挑留

心ꎬ是为了让老黑头痛苦ꎬ让黑暗咆哮ꎮ 克里斯廷继

承了曾祖父的眼睛ꎬ而他惧怕这双眼睛的“余威”ꎬ
所以避开克里斯廷ꎮ

真相总是被误解和偏见所遮掩ꎬ读者必须在各

个人物视角的叙述中淘取事实的真相ꎮ 所有人的叙

述都向柯西倾斜ꎬ认为留心是妓女、巫婆、投机者、妖
女ꎮ 然而她们对留心的指责并不可靠ꎮ 没有言明的

文本隐藏了柯西难以启齿的人性弱点:恋童癖ꎮ 这

个隐情直到最后一章留心和克里斯廷和好后ꎬ文章

才透露出来ꎮ １９４０ 年的一天ꎬ她们去海边玩ꎬ克里

斯廷忘了拿游戏的棋子ꎬ留心自告奋勇地去取ꎬ在途

中碰到了柯西ꎬ柯西摸了她的下巴ꎬ继而龌龊地微笑

着抚摸了她的乳头ꎬ而克里斯廷随后看见了爷爷柯

西闭着眼睛ꎬ站在自己的卧室窗前手淫ꎮ 分别撞见

柯西的这两个小姑娘ꎬ对这件事情都不愿启齿ꎬ甚至

相互之间也从未提起ꎬ因为“这种羞耻是特别的ꎬ无
法付诸语言”ꎮ

叙述的不可靠ꎬ不见得是叙述者对事件或人物

的描述不“真实”或刻意隐瞒ꎬ更多的是由于各种原

因ꎬ叙述者对于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带有某些“偏
见”ꎬ而这些“偏见”使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产生某种

隔阂[２]６６ꎬ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ꎮ 这种叙

述的张力使得读者看到了柯西光辉的“男人”、“父
亲”形象下隐藏的阴暗和肮脏ꎬ正是这种难以言说

的邪恶扭曲了两个小姑娘的生活和心灵ꎬ使她们一

生都相互对立ꎮ

三　 话语模式

话语模式研究叙事作品中人物语言的表达方

式ꎮ 其中的人物语言既可以是人物的讲话ꎬ又可以

是人物的思想ꎮ 人物的语言表达一共有四种话语模

式: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

引语ꎮ 在«爱»这部作品中ꎬ莫里森鲜少用到传统的

具有引导词的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ꎬ而采取了后现

代的不具有引导词的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

引语ꎮ
(一)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从人物的视角

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思想的话语模式[５]９７ꎮ 自由

间接引语从语法上来说ꎬ即是省掉了引号和引导词ꎬ
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模仿人物的对话或内心独白ꎮ 它

采用人物的视角、语言和语气ꎬ因此具有直接引语的

特点ꎬ但是不受句法结构的限制ꎬ可以避免行文的拖

沓ꎬ从而能够如实的记录人物真实的思维轨迹[６]ꎮ
它既是人物的语言ꎬ又是叙述者的语言ꎻ在具体作品

中ꎬ作者可以用这种模棱两可来达到各种目的ꎮ
在第 ８ 章«父亲»中ꎬ克里斯廷在去登山途中意

外返回时ꎬ撞见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厄尔尼与上士的

老婆偷情ꎮ 从传统的男权观点来看ꎬ黑人妇女被认

为是黑人男性性欲望的对象ꎮ 她们应该服从和等待

黑人男子的命令ꎮ 当她们面对丈夫的背叛时ꎬ她们

总是保持沉默ꎬ被动地接受命运ꎮ 而此时克里斯廷

的自我意识爆发了ꎬ她的自我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

己身体的理性控制上ꎬ还体现在对自己的思想控制

上ꎮ 她将就着拿了六瓶啤酒ꎬ飞快地一瓶接一瓶砸

在他头上ꎬ而不是本能地一脚踹向他的光屁股ꎬ是因

为自己脚太疼ꎻ她觉得有必要装作忌妒又愤怒的样

子ꎬ“真不明白厄尔尼候德以为他自己是谁ꎬ不就是

个衣衫褴褛的上等兵嘛ꎬ用他的忠诚、一身制服和逃

去另一个国家的机会ꎬ换得了她美丽高贵的自

我” [３]１７３ꎮ 这句话原文中没有引号也没有引导词ꎬ转
述语在人称和时态上又和表述语相一致ꎬ这样我们

看到的不仅是全知叙述者具有权威性的描述ꎬ更是

克里斯廷的内心想法ꎬ克里斯廷的行动也证实了这

个叙述ꎮ 她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抛弃背叛她的

男人ꎮ 她向厄尔尼告别ꎬ展示了她的勇气和决心ꎮ
克里斯廷的内心想法和行动表明了她内心深处的不

依赖男人的主观意识ꎮ
(二)自由直接引语

自由直接引语也没有引号和引导词ꎬ但它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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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称讲叙的人物对话或内心独白ꎻ与自由间接

引语一样ꎬ它也是一种理想的表现人物意识活动的

话语模式ꎮ 由于不需要叙述者的引导和解释ꎬ它可

以及时捕捉任务飘忽不定的观念和思想和观点ꎬ再
现连续不断的意识之流[５]９５ꎮ

«爱»中的另一位贯穿全文的主要女性人物朱

妮尔在具有男权思想的人眼里ꎬ是个典型的妖妇ꎬ她
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ꎬ不听从命运的摆布ꎬ蔑视男权

社会的一切陋习ꎬ敢于反叛社会追求自己的幸福ꎮ
在被留心雇佣后不久ꎬ一看到来留心家打零工的罗

门ꎬ她就立即被罗门所吸引ꎬ和小说中其他女性不

同ꎬ她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ꎬ她与罗门之间完全没有

任何利益的瓜葛ꎬ仅仅是纯粹的两情相悦的相互吸

引ꎮ 留心雇佣她主要是要她来“写书”的ꎬ写关于柯

西家的书ꎬ在留心对着朱妮尔回忆柯西家族的荣耀

的时候ꎬ朱妮尔的思绪早已飘远ꎬ莫里森一边用直接

引语来叙述留心的絮絮叨叨的回忆ꎬ一边用自由直

接引语和另一种字体穿插了朱妮尔的思绪ꎬ“十六

岁吧ꎬ也许更大一点ꎮ 脖子很好看ꎮ”“他不会

喜欢我这身老女人的衣服ꎮ”“至少有十六岁ꎬ
可能更大一点ꎮ 他肯定也打篮球ꎮ 我知道ꎮ”这种

不加引导词的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交替使用的

叙述ꎬ使得留心的叙述话语和朱妮尔内心直白的想

法之间不存在任何过渡ꎬ读者直接进入两个具有强

烈反差的人物的内心世界ꎬ朱妮尔追寻自由ꎬ我行我

素的黑人新女性形象跃然纸上ꎮ

四　 结　 语

莫里森的创作期ꎬ从政治历史上来说ꎬ正处于美

国黑人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重叠期ꎻ从文学上来

说ꎬ又处于叙事学上的“后经典”期ꎬ即关注叙事作

品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关联ꎮ “后经典”的这

几十年也是边缘群体树立自己的话语权威的活跃

期ꎮ 然而ꎬ这种树立权威的过程并非能一蹴而就ꎬ在
生活在一个“心存戒备”的种族歧视社会的白种人

面前ꎬ莫里森正是运用了高超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ꎬ
在不削弱既存叙事声音的前提下ꎬ为非裔黑人女性

群体创建了一种权威的叙事声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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